14 但以理書：伯沙撒王見惡兆5:1~9
一、但以理書第 5 章（伯沙撒宴會）的設定與重點
（一）故事角色與安提阿古四世的關聯性
1. 伯沙撒的象徵意義： 有些學者認為，伯沙撒這個角色可能是用來暗指安提阿古四世（Antiochus Epiphanes），這位國王曾嚴重褻瀆聖殿。因為安提阿古三世和他的兒子（安提阿古四世）的經歷，與《但以理書》第 4 章（尼布甲尼撒）和第 5 章（伯沙撒）中的「父與子」模式有相似之處。
2. 寫作年代的爭議： 儘管有這些相似點，但沒有明確證據證明第 4、5 章是在安提阿古四世的迫害發生之後才寫成的。褻瀆和偶像崇拜在那個時代很普遍，並非安提阿古四世獨有。此外，安提阿古四世是掠奪聖殿，而伯沙撒是濫用聖殿器皿，行為模式不同。
（二）故事的寫作背景與時間點
1. 語言學證據： 故事中提到的「金鍊」和「宣佈」這兩個詞，雖然在希臘語中出現，但它們要么源自波斯語，要么是較早期的外來詞。
2. 推斷的歷史設定： 因此，從語言和歷史證據來看，這個故事的自然寫作背景更可能是猶太人被擄後分散時期或波斯統治時期，而不是更晚的希臘統治時期。
（三）與但以理書其他章節的文學關聯
1. 與第 4 章的對比： 第 5 章與第 4 章（尼布甲尼撒的故事）緊密相關，但形成鮮明對比：第 4 章講述了一個傲慢但最終得到上帝憐憫的國王；而第 5 章則是一個褻瀆神明且沒有得到寬恕的國王。
2. 共同的敘事模式： 第4、5兩章都故事採用了《但以理書》中常見的模式（也出現在第 2 章和第 4 章）：
(1) 國王自滿時被一個異兆（預兆）所驚嚇。
(2) 他召集智慧人來解釋，並提供高額獎賞。
(3) 這些智慧人全部失敗。
(4) 但以理登場，並最終提供了解釋。
3. 細節上的呼應： 故事中的許多細節都與前幾章呼應，例如：王后的角色、但以理回顧上帝如何對待尼布甲尼撒，以及伯沙撒濫用聖物的行為（這呼應了 1:2 中聖物被帶到巴比倫）。
4. 審判的結果： 就像第 4 章一樣，審判的宣告和執行都是即刻發生的。故事以國王更替作為結尾，自然地帶入了下一章（第 6 章）。

二、但以理書5:1~4經文解析
（一）5:1 這節經文裡，有幾個爭議點需要釐清：
1. 伯沙撒的歷史身份與「王位」爭議
伯沙撒（Bēl-šarra-uşur）的名稱在亞蘭文和阿卡德語中意為「比勒神，保護國王」。他的身份歷史上存在爭議，但現已確定他確實是巴比倫王子，在父親拿波尼度國王遠赴泰瑪（Teima）期間，擔任巴比倫的攝政王或副王。雖然拿波尼度曾將「王權」託付給他，但伯沙撒在實務上不被視為正式國王——例如，在拿波尼度缺席期間，年度的 akītu（新年）節慶便會暫停舉行。當時的文獻《拿波尼度年鑑》也始終將兩人區分為「國王」（拿波尼度）和「國王的兒子」（伯沙撒）。因此，經文稱他為「王」的稱謂需要結合這種特殊的雙重王權結構來理解。
2. 盛大宴會的背景與歷史聯繫
伯沙撒設擺的「盛大筵席」被學者推測可能與宮殿落成典禮或當時已恢復舉行的 akītu 節慶有關。歷史文獻《拿波尼度年鑑》證實，在巴比倫陷落的那一年確實有 akītu 節慶，且其中涉及飲酒和多位地方神祇的崇拜，這與但以理書中的描述相呼應。希臘歷史學家如希羅多德和色諾芬也記載，巴比倫的陷落發生在一次通宵飲酒作樂的節日期間，這使得波斯軍隊得以趁虛而入。雖然《但以理書》本文並未強調宴會是導致城防疏忽的原因，但這些歷史記載表明，在巴比倫陷落前夕存在著狂歡節慶的傳統，作者可能運用這些傳統素材來建構故事。
3. 宴會規模與奢華文化
伯沙撒為「一千位大臣」設宴，這種規模龐大的宴會是當時中東地區統治者（特別是波斯國王）奢華文化的體現。歷史文獻記載了波斯國王曾招待過萬人，並耗費巨資。雖然巴比倫宴會的記錄較少，但從猶大王約雅斤在國王面前用膳等記載來看，巴比倫統治者日常和節慶時也會招待大量賓客。一千人的數字可能與波斯國王的千人衛隊傳統有關，反映了當時統治者以豐盛款待來展現權勢和慷慨的習俗。
4. 國王用餐習慣與飲酒問題
關於國王是否與客人一同用餐，歷史文獻顯示習慣有所不同。有記載稱波斯國王通常獨自用餐，但在節慶時才會與眾人在大廳一同進食。無論如何，在節慶場合，酒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希臘和羅馬作家經常評論東方民族在飲酒上的過度放縱，特別提到巴比倫人沉迷於醉態。這為伯沙撒在宴會中做出褻瀆行為，以及但以理書強調的縱酒問題提供了文化背景。
（二）5:2 這節經文描述了「伯沙撒宴會的動機與褻瀆行為」。經文有下面幾個爭議點：
1. 飲酒導致的僭越舉動
(1) 行為的起因：對於伯沙撒為何做出褻瀆行為，多數觀點認為是酒精的影響。許多古代文獻（如七十士譯本的序言）和學者都指出，伯沙撒王是在飲酒後情緒高漲、極度放縱的狀態下，才公然做出違背神聖的舉動。
(2) 另一種看法：也有學者指出波斯人的宴會習慣是在飯後才開始喝酒，因此王的行為發生在酒席開始後。
2. 濫用聖物器皿的嚴重性
(1) 器皿的背景：伯沙撒命令搬來宴飲的器皿，這些都是從耶路撒冷聖殿中掠奪來的金銀器皿。雖然波斯王本來就喜歡使用昂貴的黃金杯具，但這場景的重點並不在於炫耀財富。
(2) 褻瀆的本質：這些聖殿器皿是以色列古老信仰僅存的實物見證。在當時，即使按照外邦宗教的標準，將專用於宗教儀式的潔淨器皿用作普通的飲酒作樂，也被視為是極端的暴行和對神的侮辱。這一事件後來在安提阿古四世迫害猶太人時，更增添了這類似主題的緊迫性。
3. 宴會的宗教動機（拉比傳統）
(1) 預言失敗的嘲諷：根據猶太拉比的傳統說法，伯沙撒舉行這次盛宴，是因為他錯誤地計算了先知耶利米關於猶太人被擄七十年期滿的預言時間。
(2) 嘲笑上帝：王認為上帝讓猶太人歸回故鄉的承諾已經落空，因此他把預言的「失敗」當作狂歡的理由，並故意用聖物來嘲笑猶太人的希望。
4. 伯沙撒的稱謂與女性在場的爭議
「尼布甲尼撒的兒子」：雖然經文稱伯沙撒為尼布甲尼撒的兒子，但歷史學家很早就知道他不是親生兒子。他可能是尼布甲尼撒的孫輩（透過他的母親），但這一點尚未被證實。
女性賓客的爭議：王與他的妻妾共同飲宴。關於王的妻子是否會出席宴會，波斯和巴比倫的習俗有爭議：有些波斯記錄說妻妾都會在場，但另一些記錄（包括《以斯帖記》間接暗示）則說只有妾室會被允許出席這類公眾宴會。
（三）5:4 這節經文在描述「宴會與偶像崇拜的融合」。
1. 飲酒與祭祀的結合
(1) 宴會的行為：伯沙撒和他的賓客在飲酒時，同時也在讚美他們的神祇。這種並列的描述暗示他們在飲酒的過程中，也進行了類似奠酒的儀式來敬拜他們的偶像。
(2) 褻瀆的升級：經文提到器皿是由金銀製成的，這很自然地將王的放縱行為與偶像崇拜的罪行聯繫起來。
2. 偶像與真神的對立性
(1) 偶像的材質：這段描述讓人想起拿波尼度（伯沙撒的父親）曾懺悔自己崇拜用金、銀、銅、木、石等材質製造出來的偶像。
(2) 信仰的排他性：早期七十士譯本特別強調伯沙撒一夥沒有讚美永生上帝。學界認為，這並不是暗示巴比倫人應該在拜偶像的同時也拜真神，而是強調這兩種崇拜是互相抵觸、不能並存的。自古以來，特別是從以賽亞書中出現的先知教導，就強烈反對偶像崇拜。
3. 關於偶像慶典的歷史背景
(1) 巴比倫的偶像聚會：歷史記錄中提到，在拿波尼度的時代，巴比倫會將大量其他神祇的偶像搬到城中參加重要的宗教節日（Akitu 節-新年）。
(2) 馬喀比時期的遊行：在但以理書寫作的馬喀比時期，安提阿古四世也在敘利亞組織過大規模的偶像遊行活動。
(3) 與但以理書的關係：儘管這兩個歷史事件都提供了古代偶像崇拜盛況的背景，但但以理書第 5 章描述的宴會沒有涉及遊行。因此，沒有確切證據表明作者在寫作時心中特別參考了這兩個歷史上的偶像慶典。總之，偶像崇拜在古代是極其普遍的現象。

三、但以理書5:1~4經文釋義
這段落經文在描繪：巴比倫末代攝政王與帝國的殞落。
（一）伯沙撒與雙重王權的複雜關係
伯沙撒是巴比倫最後一位王拿波尼度的兒子。在他之前，尼布甲尼撒去世後，帝國經歷了三位短暫的君主，包括對猶大王約雅斤友善的以未米羅達（終遭暴力殺害），以及修復神廟並好戰的尼力里沙，最後是僅統治三個月的拉巴西‧馬爾杜克。拿波尼度透過政變上台後，做出兩個驚人舉動：首先，他冷落巴比倫主神馬爾杜克，轉而狂熱崇拜哈蘭的月神辛，這個舉動激怒了巴比倫人民。其次，他將王位交給兒子伯沙撒代管（攝政王），自己則前往阿拉伯的泰瑪長住十年。正因為父親的這種「放權」行為，伯沙撒在實務上行使了王的職權，而拿波尼度則在法律上仍是君主。這種雙重君權的結構，也解釋了伯沙撒後來承諾給但以理「全國第三位」的權力地位，而非第二位。
（二）巴比倫的宗教衝突與滅亡之夜
拿波尼度最終回到了巴比倫，但帝國已面臨波斯居魯士的嚴重威脅。他（或他兒子）很可能在國難當晚逃跑或被俘。歷史紀錄對拿波尼度的結局有不同說法：有文獻指他被居魯士俘虜處死，而巴比倫的祭司紀錄則稱居魯士寬恕了他。
但以理書第 5 章的事件發生在公元前 539 年，那天是巴比倫的新年慶典，同時也是帝國滅亡之夜。在這一夜，波斯王居魯士按照神聖的旨意接管了世界的統治權。
（三）伯沙撒的狂妄與褻瀆之舉
如同但以理書和希臘歷史學家所說，巴比倫滅亡當晚，人們沉浸在無節制的飲酒作樂中。但是，伯沙撒做出了一件極其愚蠢且深具侮辱性的行為：他命人將當年從耶路撒冷聖殿擄來的聖杯和器皿取出，供他們在狂歡中飲酒作樂。這些器皿原本是尼布甲尼撒王戰勝後，作為戰利品恭敬地存放在他自己神祇的廟中，尼布甲尼撒本人從未敢如此褻瀆使用。伯沙撒此舉，展現了比前任君主更大的狂妄、敗壞與偶像崇拜。
（四）偶像崇拜的極致與酒精的禍害
這場景象徵著巴比倫的道德與信仰墮落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尼布甲尼撒曾認可和讚美至高真神，而伯沙撒時代的敬拜中心，已完全變為金、銀、銅等材質製成的假神偶像。巴比倫本身就是一個極度崇拜偶像的城市，擁有數百座神廟和祭壇，這種情況在拿波尼度父子執政期間尤其惡化。
經文以此為例，強烈地說明了縱情飲酒的巨大危險。但以理當初堅持不飲用王宮的酒水（見第 1 章），正是在這樣一個推崇宗教節日狂飲的文化中，保持了警醒與清醒。伯沙撒在酒精催化下，才做出大膽褻瀆至高真神聖物的行為，從而招致了神聖的審判。

四、但以理書5:5~9經文解析
（一）5:5 這節經文的核心是在描述伯沙撒王看到「牆上的手寫字」這一異象。
1. 「當時」（在那瞬間）
這個詞強調事件發生的即刻性。在《但以理書》中，這個詞彙也多次用於描述立即的行動或懲罰（例如 3:6 和 3:15 的「立時」）。這種快速的反應是民間傳說體裁的特色之一。它呼應了第 4 章中尼布甲尼撒王還在說話時，審判就已經從天上降下的情景。
2. 人的手指（fingers of a human hand）
國王看到的是一隻斷開的手在牆上寫字，這仍然是文學中最令人難忘和毛骨悚然的形象之一。有學者將此與上帝的手指相比較（例如降瘟疫或寫法版），暗示這力量源於神聖，但這次是以可見的方式呈現。作者故意不交代這隻手的主人，是一種藝術手法，讓讀者和國王一樣，對於這突如其來的景象既無從知曉來源，也不知道內容。這也讓人聯想到第 3 章火窯中神秘的「第四個人物」。
3. 對著燈臺（opposite the lampstand）
手寫字的位置被特意安排在燈臺的對面。這個細節的目的是為了增強視覺效果：要麼是讓字跡獲得充足光線而清晰可見，要麼是為了讓它呈現出牆上影子的奇異感。表示燈臺的詞彙的詞源有爭議，雖然多數認為來自波斯語，但也有學者主張它源於一個意為「清晰」或「明亮」的詞。
4. 王看見那手（the king saw the hand）
經文使用的kaf這個希伯來詞，指的是手腕以下的手掌部分。學者將這理解為「一隻被切斷的手」，這種解釋準確地捕捉並傳達了這個異象所帶來的強烈怪異感和驚恐氣氛。
（二）5:6 這節經文在描述「伯沙撒王的極度恐慌」。
1. 王狀態的劇變
(1) 戲劇性的反差：經文描述伯沙撒王從原本驕傲自大、沉浸於奢華享樂的狀態，突然轉變為全身癱軟、面容失色。這種從極端狂妄到極端崩潰的瞬間轉變，帶來了強烈的戲劇性。
(2) 與但以理的比較：雖然先知但以理在看到異象時（特別是 10:8）也會有極端的生理反應，但聖經從來沒有像描述伯沙撒這樣，如此生動細膩地描寫他的恐慌。
2. 恐懼的表現與聖經先例
(1) 相似的描述：王臉色和表情的變化，可以對比第 3 章中尼布甲尼撒王發怒時「變了臉色」的描寫。
(2) 聖經中的恐慌：這種極度恐慌的生理反應，在其他聖經經文（如賽21:3、結21:7 等）中，也常被用來描述人們面對危險或審判時的極端狀態。
（三）5:7 這一節經文在說明：王在看到牆上字跡後，立刻大聲喊叫召喚驅邪者和術士（用法術的和迦勒底人並觀兆的）進入宮廷，要求他們「解釋異象的意思」。這裡的「解釋」需要一種特殊的解讀技巧，目的不僅是破解文字含義，更是要消除預兆帶來的邪惡影響。
為了重賞能夠成功解讀的賢士，國王承諾了三項至高無上的獎勵：
1. 身穿紫袍：紫色是王室的專屬顏色，是古代最高的榮譽象徵。這種以紫色衣袍作為獎勵的習俗，尤其體現了波斯和米底亞（瑪代）文化的影響，在後來的馬喀比時期也成為王賜予高官的常見做法。
2. 頸上戴著金鍊：贈送金鍊是王授權和賜予恩寵的典型方式，如法老賜予約瑟。這也是米底亞和波斯人的文化特徵，表示金鍊的詞彙甚至源自波斯語。
3. 擁有第三位總督的權力：這個職位可以被理解為「位居第三的權柄」或「三頭統治者」。雖然有學者認為這可能呼應了歷史上伯沙撒作為王國第二把手的地位，但就故事本身而言，這個頭銜代表的是極高的權力職位。這個職位的希伯來文原詞原本指戰車上的第三人，後來演變為高級宮廷或軍事官員，失去了它數字上的意義。這個概念也可能與但以理書第 6 章中，但以理被任命為三位總長之一的設定有所聯繫。
（四）5:8 這節經文在描述「國王的術士們無法解讀」。
1. 召集的對象與身份：經文使用了集體名詞來泛指所有被召集的宮廷智者，也就是「王所有的術士」。值得注意的是，在七十士譯本中，提到這群人時，甚至將常出現的「迦勒底人」替換成了「醫士」(英文稱為“medicine men”)，顯示出對這些智慧人具體身份的不同理解。
2. 失敗的真正原因：經文雖然直譯為這些術士「不能讀」牆上的字，但更精確的理解是，他們無法領會或解釋這些詞語的真正意義。《七十士譯本》也只說他們「不能解釋」，這更為合理。他們的失敗不在於不認識文字，也不是因為文字被加密，而是因為文字所隱藏的奧祕對他們而言是完全不可觸及的。因此，牆上的字跡就像第 2 章中國王的夢一樣，是一個只有特定人物才能揭示的謎團，這些巴比倫的智者無能為力。
（五）5:9 這節經文在說明「國王驚恐加劇」。因此，這節經文的重點在表達：伯沙撒王的恐懼變得更深了。
雖然在第 6 節已經描述了國王看到異象時的極度驚慌，但第 9 節指出，在所有的智者和術士都無法讀懂或解釋牆上的字後，國王的驚恐情緒進一步惡化和加劇。因此，這句話並非多餘，而是用來強調智者們的失敗讓國王徹底陷入絕望。

五、但以理書5:5~9經文釋義
這段落經文在說明「巴比倫的終曲與神聖審判」。
（一）第五章與前面故事的承接關係
但以理書第 5 章的情節並非孤立，它緊密連結了這書卷前面幾章的故事，為巴比倫帝國及它的攝政王伯沙撒的滅亡奏響了序曲。先前提到過的元素，例如聖殿器皿、尼布甲尼撒對聖殿的劫掠（第 1 章）、金偶像（第 3 章），以及王宮裡的各種術士和星象家，都在第五章再次出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太后對歷史的回顧，肯定了但以理在尼布甲尼撒朝廷中的重要地位。伯沙撒自己也承認這段歷史。而但以理後來的審判宣告，也正面評價了尼布甲尼撒如何從傲慢中學會謙卑並回應了神的懲罰，並提到了王曾經精神失常的經歷。因此，前面一到四章，特別是第四章，都是為了鋪陳伯沙撒和他的國家最終走向悲劇性滅亡的命運。
（二）伯沙撒國滅亡的根本原因
伯沙撒最終滅亡的原因，在於他對神的極度不敬和國中偶像崇拜的氾濫，這是巴比倫統治無法繼續被容忍的根本原因，就像北國以色列過去的結局一樣。跟尼布甲尼撒曾獲得暫時延期的情況不同，伯沙撒不會得到任何寬限。巴比倫這個代表世界第一個大國的「金頭」王朝，正在神的歷史安排下走向終結。其統治權將轉交給波斯王居魯士，這也是神意旨下的一個重大歷史轉折點。
（三）伯沙撒的恐懼與謀士的無能
伯沙撒在看到牆上文字後，經歷了精神和身體上的徹底崩潰。這種恐懼並非無端，因為當時波斯王國的興起，已經像揮之不去的陰影籠罩著巴比倫。作為一個不義且褻瀆神明的統治者，伯沙撒在面對神聖指控時，驚慌失措是必然的反應。
為了尋求解釋，他開出重賞尋求專業人士的幫助，態度顯得極度可憐與慌亂。這與當年尼布甲尼撒帶著威脅和殺意要求智者解夢的強硬態度形成鮮明對比。這也再次證明了巴比倫那些依賴法術、星象和占卜的謀士是何等無用和虛妄。當獨一真神親自發出信息時，只有他所揀選的先知——但以理——才能理解並傳達神的行動。
（四）但以理的恩賜與審判宣告
但以理早年就展現了在巴比倫語言和文字方面的卓越才能。此刻，他將再次運用這份恩賜來榮耀神，宣告對伯沙撒的審判，並宣布國權將交給波斯人。這應驗了但以理過去對尼布甲尼撒所預言的歷史進程。巴比倫這個曾毀滅但以理同胞的國家，現在也面臨審判。
即使巴比倫的智者能夠辨識牆上的文字（無論是巴比倫文或亞蘭文），他們也無法解讀文字背後的神聖涵義，這可能是出於恐懼，但更重要的是他們缺乏對屬靈現實的領悟。但以理憑藉他從神而來的啟示，清楚地知道這信息是神對巴比倫的定罪：巴比倫國因其不公義、不憐憫，以及未能達到真實敬拜永生神的要求，已經注定滅亡。


